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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张阿凤

半月7个案子开庭

单笔最高获赔120万

老纪很忙。9月8日，他在南
京。9日，他在从日照回济南的
路上，而淄博和长春还分别有
一场开庭等着他。老纪全名纪
万昌，是人们口中的“职业打假
人”，2000年入行。

10日下午，记者在省城建
设路一小区见到老纪。这套由
三室一厅住宅改造成的工作室
内，堆满从全国各地采购的商
品。“假冒伪劣集散地”——— 老
纪如此描述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山东省外的案
子已经比省内的要多了。”老纪
老家在内蒙古，打假事业从河
北衡水起家，扎根于济南，现在
团队足迹已遍布全国各地。一
块白板清晰写着老纪的行程，
12件他参与的打假案即将开
庭，其中7件集中在9月下半月，
不只局限在山东，长春、南京、
北京等地都有。

9月30日即将在市中区人
民法院开庭的案件，老纪将济
南某商场告上法庭，起诉理由
为其销售的某品牌玉米油涉嫌
虚假宣传，其称“玉米油对动脉
粥样硬化、糖尿病等具有积极
的防治作用”。老纪团队在该商
场多家店面连续购置了价值2
万元的同款玉米油。“如果只买
一桶就划不来，维权成本大于
可能的赔偿了。”

老纪的打假手笔不少令人
咋舌。在他拿出的数百张和解
协议书中，近几年，购买金额和
赔偿金额达数万、数十万甚至
上百万的案子比比皆是。

成立公司前，老纪个人拿
到的单笔最高赔偿额度是120
万。2011年，发现某知名品牌床
品的羊绒被不符合相关标准，
他从全国各地花费60万元购买
羊绒被，又花上万元做了5份检
测报告，随即联系厂家。“他们
公司监事会主席飞来济南和我
谈，从拿到检测报告，到赔偿金

打到我账户上，一共用了48小
时。这是我个人打假时期用时
最短、单笔赔偿额度最高的一
次索赔。”

从打企业的假
到为企业打工

2008年，老纪在建设路租
下一套一楼住宅，成立“老纪打
假维权工作室”，正式开始公司
化运营。8年下来，公司员工已
达到三四十人，他们业务精炼，
分工明确，联手拿下一次又一
次高额索赔。

“我有一个技术团队，他们
有的在被罩厂干过，在制酒厂
干过，或做过冰箱、彩电等，一
打眼就能看出毛病。”老纪说，
他的技术团队在10人以上，负
责在全国各大商场、超市寻找
问题商品。

老纪还有一支购买团队和
一支行政团队。他则负责“主
谈”和“法律诉讼”，即和解谈判
和出席庭审。

当打假对象为低货值商品

时，为追求量大，老纪会雇用兼
职人员去买，一般是大学生或
大爷大妈。购买团队有时可能
会扩大到上百人。

近年，济南的打假人中老
头老太太队伍逐渐崛起。他们
人数众多，大多挑食品过期、发
霉等产品表面问题，拿到数百
元的小数额赔偿即满足。“这部
分人就是雇用兼职培养起来
的。”济南另一位职业打假人贾
先生介绍。

近些年，不少职业打假人
与企业的关系发生变化，从专
门给企业“挑刺”，转变为跟企
业合作甚至为其打工。老纪也
不例外，成立公司后，他开始接
企业的委托，寻求与企业合作，
投入和收入都有了提高。

老纪的工作室曾接过某知
名果汁品牌的打假委托。该企业
发现有人假冒其果汁，找到老
纪。老纪出动十多人的团队去河
北调查，假冒商品的原材料采购
点、生产地点、销售目的地等，团
队历时三个月都摸清了。最终他
们联合当地公安部门，将制假窝

点一举打掉。
这次打假，企业给了老纪

470万元报酬。但老纪并不想做
这样的案子：“这类案子我们一
年顶多接一两起。因为风险太
大，一个不小心，被弄残致死都
有可能。”

老纪工作室还常受企业委
托帮其“清理门户”。“企业到专
卖店内暗访后发现不少冒牌
货，但不方便跟代理商撕破脸，
就委托我们打假，提醒他们好
好卖正牌货。”

企业找老纪不光打假，还
有的将他聘为己用。2015年5
月，江苏恒源祥服饰有限公司
聘请纪万昌为公司商务、质量
顾问，聘期5年。作为顾问的老
纪，主要职责有两个，一是反馈
问题，二是定期培训。目前老纪
的公司已接到十多家企业的同
类委托。

老纪认为这并不是企业在
交“保护费”。“我们不是打假护
假，我发现问题向你反映后，若
不整改，对不起，我的团队会再
次出手。”

若不被保护
职业打假仍有“后招”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
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
定，被舆论认为知假买假的职
业打假行为将不再受消法的保
护。在老纪的打假行动中已感
受到变化。

8月5日征求意见出来后，
老纪的几次庭审中，被告商场
或厂家都会将此意见作为参考
依据提交给法院。“非常嚣张，
把这条征求意见当做护身符，
当成救命稻草。”

“‘以营利为目的’该怎么
界定？有没有可操作性？我买一
件假冒伪劣商品，我找你索赔
就是营利吗？我不找你索赔就
是真正的消费者吗？那我安排
100个人去买了之后作为原告
找你索赔，我做代理人，行不
行？”说起这条征求意见，老纪
的质疑一个接一个。

老纪认为，如果正式出台
的实施条例仍保留征求意见稿
中的这一条，对职业打假人来
说，只是增加了维权成本，即本
来可以一人买完的商品，以后
需要雇用更多人分别购买。但
这给工商、食药等行政机关以
及法院带来的，则是工作量的
剧增。

职业打假人：从单兵作战到企业化运作

花花仨仨月月帮帮企企业业打打假假，，获获447700万万报报酬酬
9月5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阶段结束。其第二条规定备受瞩瞩目，“金融消

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舆论普遍认认为，这意味着，知假
买假的职业打假行为将不再受消法的保护。

争议之下，职业打假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故事？他们对此规定又作何反应？近日，齐鲁晚报记者采访到济南资深职职业打假人老
纪，一探究竟。

在当前的消费环境下，不
小心买到假冒伪劣产品，恐怕
是不少中国消费者都避免不了
的经历。然而，这些人中有多少
人真正去维权？又有多少人维
权成功？近日，济南专攻食品领
域的职业打假人贾先生讲述了
自己遇到的一些奇葩事，有的
不良商家竟能面不改色地指着
苍蝇硬说是花椒。

“一句‘单一证据无法进行
处罚’，就堵住了所有行政投诉
的路。”从事四年食品打假的贾
先生说。2015年11月，贾先生在

济南某商场货架上发现过期火
腿，付款购买后现场直接反映
给商家，并全程拍摄取证。同
时，贾先生当场打电话投诉至
所在区食药所，要求执法部门
查处。

“我在商场正门等执法人
员，没想到他们从别的门进入，
等我发现时执法人员已经和商
场经理在柜台前，而柜台上的
过期火腿已经不见了。”贾先生
说，随后执法部门回复他称现
场没查到过期产品，贾先生提
供的单一证据无法进行处罚。

“只要想查，查商场库存、
销售记录、商场监控，总能查得
到，但如果执法部门压根儿就
不想查，随便一个借口就可以
敷衍你。”贾先生无奈说道。

执法部门不予立案，消费
者再去讨要说法，就会收到一
句“建议走法律途径”。但吊诡
的是，法院要求消费者提供的
鉴定证明，要么厂家不针对个
人出具，要么第三方检测昂贵，
甚至第三方检测机构有时都

“不面向个人”。
2015年9月，为证明某品牌

茶叶重金属超标，贾先生先联
系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但该院不针对个人做检测
报告。

他只得花费1 . 8万元检测
费在上海和杭州两家检测机构
对茶叶进行检测。“不知道具体
问题在哪儿，就做了两份全项检
测，全项检测35项，每次4500元。
后期又专门针对农药残留、重金
属超标等项目做了单独检测。”

正因为检测难，贾先生甚
至遭遇过商家指着苍蝇说是花
椒的离奇一幕。“当时是偶然买

了一袋猪蹄，真空包装，里面明
显有只苍蝇。但首先检测机构
不针对个人出具检测报告，其
次即使出具也没有苍蝇DNA
的检测项。商家大概也了解这
些，竟一直坚持说是花椒，我一
点办法都没有。”

贾先生提醒消费者，当权
益受到侵害时，一定要依据《食
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等，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依法对黑心厂商
进行举报投诉。

本报记者 张阿凤

维权打假遇到的那些奇葩事

不良商家指着苍蝇硬说是花椒

葛延伸阅读

老纪的工作室里堆满了全国各地采购来的问题产品，堪称“假冒伪劣集散地”。

老纪经手的和解协议书中不

乏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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